
“全球本土化”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江苏社会科学 2016/6· ·

1949年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双方就中共党史、中共新政权的政体、

经济、军事、外交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使苏共领导人对中共有一个直观的了解和认识，为中苏新同盟的

建立奠定了基础[1]；但中苏两党在两国历史、两党意识形态等一些问题没能得到及时的化解，这些问题

成为中苏同盟分歧与破裂的隐患。

一、米高扬密访西柏坡的背景

1948年底，中共军事行动发展迅猛，夺取全国胜利指日可待。12月30日，毛泽东特意为新华社撰

写《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

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绝不能使革命半途而废[2]。随后，心情大好的毛

泽东尊称斯大林爱听的称号——“大老板”，向斯大林陈述了自己的访苏计划：“等两个大战役阶段结

束之后，我就到莫斯科去。”并设想1949年春召开中共中央二中全会，在会议结束之后就动身到莫斯

科。1949年1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闭幕，毛泽东马上致电斯大林：“我准备到您那里去。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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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相关的研究参见沈志华：《从西柏坡到莫斯科：毛泽东宣布向苏联“一边倒”——关于中苏同盟建立之背景和基础

的再讨论（之二）》，〔北京〕《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 4期；〔俄〕安·列多夫斯基、李玉贞：《1949年：毛泽东与米高扬密

访》，〔福州〕《领导文萃》2014年第8期。

[2]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一九四九年新年献词》，《人民日报》，1949年1月1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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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短时间，我希望您派两架飞机到石家庄，最好是四引擎的。来石家庄的飞机可以在18、19、20日中

任何一天到达。”次日，中共胜利结束了淮海战役，毛泽东兴奋地把战况简要地电告斯大林，并再次提

出访苏要求：“现在我们急需前往您处。向您——我们的大老板和联共（布）中央汇报，并听取您对中

国革命一系列重要问题的指示。”[1]

然而，斯大林却在10日电复毛泽东：南京国民政府希望美、英、法、苏四国政府充当国共停战调停

人，征求中共方面对调停的意见，提议毛泽东的访苏日期再推迟一些时日。次日，斯大林把南京国民

政府关于调停问题的备忘录原件转交给毛泽东，同时解释苏联对调停问题的答复，“其用意在于阻止

和平谈判”[2]。不过无论斯大林作何解释，在中共的全国胜利指日可待之际，斯大林的电报是相当不合

时宜的。据师哲回忆，当时，中共中央五位书记传阅了斯大林转来的国民政府调停信后，都没有表态，

甚至也没有说什么话，只是周恩来看完信后说了一句：一看这信，便知是王世杰的手笔，文绉绉的。事

情也就这样过去了[3]。很明显，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对斯大林的做法都十分不满，只是当时不便发作，

只能强压怒火而已[4]。12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客气但又坚决地拒绝斯大林的与国民党谈判建议。

随后，毛泽东又对身边的苏联军医捷列宾（实则是苏联在中共中央的联络员）表示：反对各种形式的调

停，反对中共参加任何形式的国共谈判；并表示自己的访苏之行如不能在1月底前成行的话，那自己

就无法去莫斯科了[5]。婉转表达对斯大林的不满。

为平息毛泽东的不满，斯大林召开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讨毛泽东的访苏问题。据米高扬后来

回忆：在1949年1月14日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斯大林对毛泽东访苏一事说出了自己的考虑：毛

泽东在当时的环境下访苏是不可能做到保密的，他的访苏会被西方说成是谒见莫斯科，从苏共那里讨

取指令，他本人会被讥讽为莫斯科的走狗。这会损害中共名誉，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会以此反对中

国共产党人。而且，毛泽东领导的正式中国革命政府即将建立，那时毛泽东以正式的中国政府首脑来

访，反而会提高中国革命政府的威望；至于毛泽东需要与苏联领导人当面讨论的一些问题，可以通过

派苏联中央政治局的一名委员前去中国商谈。苏共政治局同意了斯大林的意见。斯大林提议米高扬

担任此任务，并指令毛泽东身边的两名苏联军医捷列宾和梅利尼科夫负责米高扬和莫斯科的通讯任

务；斯大林还命令米高扬去中国用的是安德烈耶夫这个化名，签署发给菲利波夫（斯大林化名）的电报

也用这个姓，以防万一泄露出苏联政治局代表在中共中央驻地的消息[6]。可见斯大林对米高扬秘密访

问西柏坡是相当谨慎的。

1月14日，斯大林把推迟毛泽东访苏计划、改派一位苏共政治局委员到中共解放区和中共中央领

导人面谈的决定通知毛泽东。由于毛泽东的访苏计划遭到斯大林的数番拒绝，毛泽东的访苏意愿已

大为减弱，所以，接获斯大林派遣米高扬密访西柏坡的决定后，17日，毛泽东即致电斯大林：同意暂时

推迟访苏，欢迎斯大林派政治局委员到中国来，并提议苏联代表先到达石家庄，然后再到中共中央驻

地为最合适，在那里他可以就一系列有关政治协商会议、联合政府、外交政策和经济政策等问题与中

共中央书记处5位同志进行交谈；最好是在1月底或2月初来[7]。因为毛泽东估计到那时，北平和谈胜

[1]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版，第329-331页、第

341页、第345页。

[2][5][7]《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第346-348页，第349-350页、第352页，第354页、第359-360
页。

[3]师哲口述，李海文著：《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最新修订本），〔北京〕九州出版社2015年版，第267页。

[4]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对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说：“斯大林在最紧要的关头，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在这一

点上，他犯了很大的错误。”《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研究室1994年版，第324页。

[6]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九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版，第220-2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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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在握，西柏坡肯定处于绝对的安全状态，比较适宜举行中苏两党高层的秘密会谈，中国共产党人更

能以中国未来政权执掌者的姿态与苏共代表开展会谈。

然而，23日斯大林突然通知毛泽东：联共（布）中央代表将在10天内抵达你们所指定的城市。26
日，联共（布）代表米高扬一行从莫斯科飞往中国，28日抵达大连，斯大林才把米高扬的行程和化名告

知毛泽东，并要求对米高扬到访一事保密。毛泽东闻讯即复电斯大林，希望米高扬于2月2日至5日

抵达石家庄，因为有一个民主党派代表团将在2月1日前离开石家庄，毛泽东是设想以此掩护米高扬

的到访。然而斯大林却电告毛泽东：米高扬已经出发在路上了，将于1月29日或30日抵达中共中央

驻地。毛泽东只好回复斯大林：同意苏共代表在1月29日或30日到来，委派朱德和任弼时迎接他[1]。任

弼时随即紧急通知聂荣臻：准备好石家庄飞机场[2]。

30日米高扬一行乘飞机到达石家庄附近的机场，受到朱德、任弼时和师哲的迎接，随后，经过6小

时的车程抵达西柏坡[3]。虽然米高扬密访西柏坡是斯大林出于考虑平息毛泽东不能访苏的不满，安排

米高扬的行程时也没有听从毛泽东的建议，然而在此之前，斯大林还从来没有派政治局委员到任何共

产党打内战的国家去过，更不用说当时的中国国民党与苏联还有外交关系，因此，斯大林其实是相当

看重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他对中共的关心和支持也是真诚的[4]。

二、中苏两党高层会谈与中苏新同盟的开端

30日午后，米高扬和随员И.科瓦廖夫（苏联铁道部副部长，时任中国长春铁路苏方负责人）、Е.科
瓦廖夫（汉学家，担任米高扬翻译）及其警卫员一行抵达西柏坡，毛泽东在会客室接见了他们，并把他

们介绍给周恩来等其他几位书记。接着，毛泽东话中有话地说：“中央书记处由在座的五位政治局委

员组成，除了他一个人之外，其余各位同志都在不同时期到过苏联。”[5]言外之意是抱怨斯大林数次拒

绝自己访苏。米高扬只能置若罔闻，在尴尬中转达斯大林和苏共中央全体政治局委员的问候，呈上斯

大林赠送毛泽东的礼品——一块毛料；介绍自己的来意，解释了斯大林不主张毛泽东近期访苏的原

因。在交谈中，由于苏方翻译Е.科瓦廖夫的中文口语不行，更听不懂毛泽东讲的湖南口音，最后只好

由师哲担任会谈中的全部翻译工作[6]。

米高扬访问西柏坡的8天里，与中共领导人进行了12次正式会谈。中共领导人详细而全面地介

绍了中共的历史和中国的现状，以及中共正在或即将实行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的政策和方

针。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苏两党第一次高级别的成功会谈，中苏两党高层经过直接的交谈和

接触，增进了彼此的了解，使苏共领导人对中共有一个直观的了解和认识。米高扬结束与毛泽东的会

谈后，在和师哲的私下闲谈中，坦言毛泽东有远大的眼光、高明的策略，是很了不起的领袖人物。虽然

这可能是米高扬的客套话，毕竟毛泽东的农民革命家形象在苏共领导人头脑中是根深蒂固，不大可能

经过两三天的谈话就得以消除。但可以肯定的是，经过这次会谈，苏共领导人长期形成的对中国共产

党人的偏见是有一定的改观。2月4日下午，双方在会谈间隙时，米高扬又表示：任弼时的谈话给他留

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他觉得任弼时是一个成熟的共产主义者，一位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修养的

[1][3]《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第361页、第364-365页，366页。

[2]《聂荣臻元帅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537页。

[4]伍修权：《伍修权将军自述》，〔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65页。

[5]师哲回忆米高扬抵达西柏坡的时间是31日午后，俄罗斯解密档案显示的是30日，师哲的回忆有可能因年事久远

出现纰误，故本文采用俄罗斯档案显示的日期。《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第366页。

[6]《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最新修订本），第2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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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者，一位很有涵养、有政治修养、有丰富工作经验的难得的领导人。这说明，你们党的领导是坚强

的，中共党内人才济济，这是取得胜利的第一个保证。在离开西柏坡前夕，米高扬又对师哲说，你们成

立中央政府时不愁没有领导人，周恩来是当总理最合适的人选。从哪儿找得到周恩来这样好的总

理？！你们有这样一位好总理真幸运！[1]

2月8日凌晨，米高扬由朱德、任弼时陪同抵达石家庄，乘车游览了市容后登机回国。送走米高扬

后，朱德、任弼时重入石家庄市区约见市长柯庆施，柯庆施才明白刚刚听到的飞机轰鸣声和几天前也

曾听到的一样，才恍然大悟[2]。中共保密工作之严格与高效给米高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情况也

很快为斯大林获悉。所以，当米高扬回到苏联远东地区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时，斯大林的秘书即打来电

话，对米高扬在中国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要求米高扬尽快回莫斯科作详细汇报。米高扬回到莫斯科

后，斯大林和苏共政治局委员都对米高扬的秘密访华感到满意，认为米高扬很好地完成了使命[3]。 而

中共经过与苏共的高层交流，尽管斯大林对毛泽东个人仍有怀疑，但毕竟承认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人

的领袖，并尽力加强他的权力威信，以便起到莫斯科分配给他的亚洲革命首领的作用。也由于这个原

因，米高扬访华期间没有任何对王明的议论，这也意味着斯大林认可了毛泽东对王明路线的清算[4]。

中苏两党取得的这些共识，坚定了中共“一边倒”的对苏政策，成为中共新政权成立后，开启中苏新同

盟的重要政治基础。

四、米高扬密访时的中苏两党分歧与误会

虽然米高扬密访西柏坡加深了中苏两党的相互了解，然而，由于斯大林更多是站在苏联利益来考

虑中苏两党关系，所以米高扬密访西柏坡期间还是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分歧，影响了中苏两党日后的

关系。

1. 苏联驻华大使馆的南迁

随着中国内战的明朗化，国民政府大势已去。1月，国民政府谋划南迁广州，并知会各国驻华大

使馆一同南迁，英美等西方国家均不予理睬。可是，在米高扬抵达西柏坡的次日，苏联驻华大使罗申

竟然随败退的国民政府南迁广州，苏联此举引起了中共领导人的强烈不满，毛泽东借故没有出席2月

1日和2日与米高扬的会谈；3日，中共中央发出准备渡江的指示[5]。当米高扬走后，2月10日，中共中

央颁布《对同南京代表团谈判的指示》，对南京国民政府提出严厉的谈判条件，迫使国民党自动停止谈

判[6]；次日，中共又迅速调兵遣将、发布命令：“三月半出动，三月底开始渡江作战的计划。”[7]为争取全国

胜利作好准备。接着，毛泽东接连撰写了《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国民党

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评国民党对战争责任问题的几种答案》等文章[22]。中共此举既

[1]《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最新修订本），第279-281页。

[2]师哲的回忆是2月7日，但俄罗斯档案及米高扬在1960年的报告都陈述2月7日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因此，师哲

应是记错了日期。《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最新修订本），第281页。

[3]《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九卷），第227-228页。

[4]〔俄〕亚·弗·卢金：《俄国熊看中国龙——17-20世纪中国在俄罗斯的形象》，刘卓星、赵永穆等译，重庆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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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央对同南京代表团谈判的指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8），〔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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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8-1313页。

224



“全球本土化”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江苏社会科学 2016/6· ·

戳破国民党和谈的幻想，也表达对苏联的不满。

虽然斯大林向中共解释苏联驻华使馆随国民政府南迁“是为了侦察，以便他（罗申）可以经常向我

们报告长江以南局势的情况，以及国民党上层及其美国主子的情况。这对我们和你们来说都是有益

的”。斯大林还表示：“我们欢迎中共对所有在华的国外间谍机构和领事机构，对文化、医疗、电报、广

播、报纸及其他机构采取的施加压力的政策。为此我们愿意取消苏联在华的各类似机构。”[1]可见，斯

大林也知道自己的解释相当牵强的，很难以让人信服，因为侦察有很多手段，大可不必把体现对政府

权力承认的大使馆一同南迁，苏联此举无疑为中苏两党关系蒙上一层不悦的阴影。

2. 李敦白事件

在斯大林与毛泽东商谈苏联调停国共内战的电报往来间，美国首先发表声明不参与国共调停。

这让斯大林非常恼火，他认为中共泄密了，于是批评中共的保密工作做得不好：美国搞的和谈花招是

不符合我们意愿的，但遗憾的是这个花招出现了[2]。1月28日，遵照斯大林命令的米高扬秘密到中共

中央的驻地西柏坡进行访问。米高扬在乘车前往西柏坡途中，一路上几次下车在沿途的村镇中访问

农民，毫不掩饰地暴露自己，还自负地认为：“在你们这里哪能做到保密？！”没几天西方媒体就会把苏

联人抵达西柏坡的消息披告全世界。然而，事实与米高扬的预测恰恰相反，为此，米高扬在1950年初

专门就此事向师哲道歉。师哲认为米高扬不只是一般不了解中国，而且更不了解中国的漫长历史、古

老文化、中国劳动人民的高尚品德和政治觉悟水平[3]。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主观地

认为中共中央的保密工作很差，所以，毛泽东后来生气地说：斯大林等苏共人员一直不相信中国人，

“斯大林很不相信。中国人被看做是第二个铁托，是个落后的民族，你们说欧洲人看不起俄国人，我看

俄国人有的看不起中国人”[4]。

在会谈中，米高扬秉承斯大林旨意地对毛泽东说，苏联知道，英、美、法等国曾同意担当国共谈判

的调停人，后来不知通过什么渠道得知苏联和中共都反对外国调停，这些大国也就放弃了调停，“因

此，必须认真做好保密工作，必须明白，在中共周围是否有一些多嘴多舌的人，通过他们，这一信息会

被美国人知道”。毛泽东对此断然否认，他解释说，如此大的问题，包括同莫斯科的通信，通常只有在

座的五位中央委员、翻译师哲和捷列宾知道，这些人是完全可靠的，他不会怀疑他们。据他所知，英美

在得知中苏两党的态度之前就公开表示，苏联和中共反对调停。米高扬说，这可能只是他们的假设，

但是，西方大国在得到了关于我们的立场的可靠情报之后，就匆忙放弃了调停。毛泽东于是说，不排

除一种可能，消息是从中共周围的人透露出去的。当米高扬确认中共中央机关里有位名叫李敦白的

美国人，而且李敦白是美国记者斯特里的学生兼同事，两人正一起合作撰写、著述颂扬中国共产党独

立自主的路线以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这让斯大林担心毛泽东成为铁托第二，脱离苏联的控制，于是，

斯大林立刻命令米高扬向毛泽东通报：“我们毫不怀疑，在中共中央机关编辑部工作的美国人李敦白

是一个阴险的美国间谍，我们建议立刻逮捕他，通过他来揭露美国的间谍网。我们非常确信，美国作

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一名美国间谍，近年她多次请求到苏联来，好似是工人运动中的左翼分子和

同情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我们每次都拒绝了她。事实上她早就在为美国人服务了，是他们的间

谍。我们建议今后不要与她接近，不允许她到中共占领的地区”。随后，米高扬立刻把毛泽东等人的

反应向斯大林汇报，并表示：实际上他们（中共）会怎么做，我在离开前会了解并向您报告[5]。虽然毛泽

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都不相信斯特朗和李敦白是间谍，可是在斯大林的蛮横强令下，只好逮捕了李敦

[1][2][5]《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第394页，第354页，第410页、第418页、第440页。

[3]《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最新修订本），第270-271页。

[4]《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23-3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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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违心地制造了这一起冤案，直至斯大林去世才为李敦白平反[1]。

3. 斯大林对中共性质的怀疑

1948年之后，中国革命形势逐渐明朗，可是，斯大林却延续了对中共的不信任，尤其南斯拉夫事

件发生后，当时有许多议论，说中共走上了南斯拉夫道路，毛泽东是“中国的铁托”，增添了斯大林对中

共的不信任。这迫使毛泽东在与米高扬的会谈中竭力向苏联示好，主动向米高扬询问：南斯拉夫人是

否在妨碍欧洲的共产主义工作？并特意表示：铁托就是张国焘，张国焘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是

叛徒。毛泽东还多次在会谈中强调，他是斯大林的学生，他坚持亲苏的方针；在谈到自己1945年所写

的关于中国革命基本方向的小册子的时候，毛泽东又借机说在斯大林的信中能找到“撤退是合理的进

攻”的指示，使他非常高兴，他马上把斯大林的信在广播中播出，在各部队中对其进行研究[2]。显然，毛

泽东是希望在米高扬面前主动批评南斯拉夫，向斯大林表明自己不会成为铁托式的人物，表明中共亲

苏的坚定立场和信念，消除斯大林对自己的怀疑和顾虑。

不过，毛泽东的努力没有奏效，米高扬在向斯大林的汇报中认为毛泽东是故意贬低自己作为中共

的领导人和理论家的作用和意义，“这是东方人表示谦虚的一种方式，并不代表毛的本意和他对自己

的认识”[3]。对毛泽东不放心的斯大林随即逮捕了在欧洲宣扬中共斗争经验的美国记者斯特朗，接着

又勒令中共制造李敦白冤案，以此毁掉斯特朗在世界各地共产党中的声誉，特别是那些原已同意出版

斯特朗写的关于中国的书的欧洲国家[4]。斯大林的专横使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相当不悦，只是囿于当

时的国际情形不便发作。后来毛泽东对来访的赫鲁晓夫坦言：“我相信，（中苏）两党之间的关系是不

正常的。当我们的革命取得胜利后，斯大林怀疑它的性质，他认为中国是另外一个南斯拉夫。”[5]

4. 新疆问题

在苏联的策划下，中国的新疆在20世纪20-40年代成为苏联的实际控制地区，时任斯大林的私人

翻译曾感到万分惊讶：为何中国的新疆省在苏联外交部的登记册上被单独列项，并且归苏联外交人民

副委员杰卡诺佐夫负责，使中国的这个省成为苏联事实上控制的一个地区，新疆的督办盛世才曾多次

携家人到苏联治病和度假，多次拜见斯大林。有一次，盛世才甚至请求斯大林接受他为联共（布）党

员。斯大林慷慨地说：“您可以认为自己是苏联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党员，但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目

前不宜谈这件事。”于是，盛世才真的把自己看做苏联的人，以绝对服从的方式执行了莫斯科的指示，

将这个富饶地区的自然资源交给苏联使用。这个交易当时属于高度机密。直至苏德战争爆发，苏联

与盛世才的关系开始恶化[6]。

1942年底盛世才在新疆实行反苏反共政策，宣布新疆重归国民政府领导，国民政府军队也进驻

哈密，心有不甘的苏联于1943年发动新疆三区革命事件，试图重新恢复苏联在新疆的影响。因此新

疆问题是当时中苏关系的一个敏感问题。2月3日，毛泽东提前一天通知米高扬：想跟他讨论新疆问

题。4日，毛泽东开门见山说，隶属于乌鲁木齐政府的新疆伊犁州在进行独立运动，那里有共产党。

很显然，这里的共产党实质就是指苏联。米高扬当即否认毛泽东的疑问，并声明苏联不支持新疆部落

独立，也不觊觎新疆的领土，苏联政府“认为新疆是，而且应该是中国的组成部分”。但这并未打消毛

[1]李敦白口述，徐秀丽撰写：《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65-
76页。

[2]《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第206页、第410页、第431页。

[3]《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九卷），第226-227页。

[4]《斯特朗文集》（2），〔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403-404页。

[5]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八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版，第135页。

[6]〔俄〕瓦列金·别列什科夫：《斯大林私人翻译回忆录》，薛福岐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年版，第3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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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东的疑虑，毛泽东又借口白崇禧曾提及：在伊犁州的暴动者拥有苏联生产的大炮、坦克和飞机。随

后毛泽东又描述中共对新疆的规划：让新疆像内蒙一样完全自治，通过新疆建造连接中国和苏联的铁

路，加强中苏联系。任弼时接着提出：为什么不建设连接乌兰巴托和张家口的铁路？此段距离不长，

对连接华北有很大意义。由于事关重大，米高扬不敢马上作答[1]。不过苏联确实是考虑到苏联中亚地

区的伊斯兰民族因素，以及英美等国对新疆的觊觎，因此在新疆问题上，斯大林除坚持保留苏联在新

疆的一些商业利益（主要是以苏联入股的合资公司的形式），在主权方面开始作出退让，停止了对主张

新疆脱离中国而独立的所谓“东突厥斯坦共和国”首领们的支持。后来斯大林主动劝告毛泽东占领并

严格控制新疆和西藏[2]。1949年下半年，苏联在中共进军新疆时提供了很大的援助和支持。尽管如

此，可是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还是十分怀疑苏联对新疆的意图，毛泽东后来就直言不讳地批评斯大林

在中国犯的错误很多：“他占领了旅大，把新疆和东北变成了半殖民地，而且还建立了4个合营公司。

这些都是他干的好事。”[3]

5. 外蒙古问题

外蒙古在中国抗战胜利后宣布独立，造成中国人民复杂的心情。因此，在与米高扬的会谈中，毛

泽东借讨论民族问题的时候试探地问道：外蒙古和内蒙古可以合并，在中共政权更稳固时，重新加入

中国。结果当即遭到米高扬的坚决拒绝：“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外蒙古早已独立。”米高扬随即向斯大

林汇报了会谈记录，斯大林立刻复电米高扬，由米高扬转达毛泽东：外蒙古的领导人赞成中国所有蒙

古地区与外蒙古联合，但是苏联政府反对这个计划。米高扬还特意强调说：苏联并不认为外蒙古为了

中国某个组成部分的自治会放弃自己的独立。毛泽东见状只好说：我们尊重外蒙古想成为主权国家

的愿望，如果它不愿意与内蒙古联合，会考虑到这一点，我们也不会反对。毛泽东还补充说，我们不赞

成大汉族主义政策[4]。很明显，毛泽东知道了维系外蒙古独立是苏联不可更改的目标，毛泽东只好放

弃了对外蒙古的领土要求。然而，苏联在外蒙古问题上的强硬态度始终难以让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

完全释怀，中共建立新政权后，毛泽东、周恩来等曾数次对苏联婉转提及外蒙问题，但毫无例外遭到斯

大林、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的再次坚决拒绝[5]，外蒙古问题也由此成为中苏新同盟的一处微妙瑕疵。

米高扬密访西柏坡期间发生的这些误会与不快，部分原因是中苏两国历史积留下来的问题，但更

深层原因则是斯大林出于大国沙文主义情结，一切以苏联利益为出发点和终结点，有意或无意地做出

伤害他国利益的事情。这些问题在中苏两党步入蜜月期之初被暂时掩盖了，但是，却成为中苏关系的

隐患。后来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把这一切历史的积怨与不满发泄在米高扬身上，他对苏联驻华大使

尤金说：“我们对米高扬不满意，他摆老资格，把我们看做儿子，他摆架子可神气了。一九四九年他第

一次来西柏坡的时候架子就很大，后来又来了几次，都是这样。”[6]斯大林的继任者又没有很好解决这

些问题，致使斯大林对中共性质的怀疑与不信任延续下去，成为后来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的内在原

因之一，并引发了中苏关系的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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